
        
            
                
            
        

    
一千零一夜二五夜 女惡魔人外傳芬芳染血







作者：吳下阿蒙







《冰戀書櫃》









二十一世紀初，不明原因的人類惡魔化現象成為世上最大的亂源，超過一切傳統戰爭、宗教衝突和政治主義的威脅。



惡魔化現象的成因最終沒有一個合乎科學的解釋；人類的新進化、新型病毒的影響、未知基因改造人類與人類的結合。



生活在時代大變前夕的人類，並不知相信惡魔世界的降臨在即，只認為那是對人類生存繼愛滋病後最大的威脅。誰料和惡魔化相比，愛滋病這世紀絕症連感冒都不如。



我當時是錦茵醫科大學的學生，白芬芳這名字作為我的名稱還算相當配合。



剛滿二十歲的我，擁有高佻的身材。豐滿隆起的乳房構成最美麗的黃金三角，比例和高度，比之故希臘女神像更典雅完美，一身乳白的肌膚，讓我每次洗澡時都情不自禁的顧影自憐。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是所有人艷羨的對象，每當游泳或做運動要換衣服時，都有同性們驚嘆我巧奪天工的美。



結實、彈力十足的雙腿矯健纖美，這穠纖合度的修長美腿不知讓多少男人看得留口水。



美女都有自戀狂，我尤其如此。只是作為一個女性，矜持是極重要的美德。我的美足可讓任何美女自卑或最少自我懷疑。雖然我有狂傲的本錢，但謙和有禮的中庸性格更讓我受到男、女歡迎。甚至足以粉碎同性的敵視和妒忌。



我不是工於心計的蛇蠍美女，相反對弱者我一向充滿憐愛。因為世上沒有值得我用心計的對象，只要我盡一切可能展現自己的完美，自然可以獲得別人的善意和關懷。



二十歲還是處女，我若說出來，恐怕世上一半人不會相信。另一半的人是崇拜我到不相信會有被玷污的可能。守著處女之身，不是特意如此，少女時代起我一直相信世上會有我一見鍾情的男人，可是條件太好的我，實在找不到可以相配的對象。



我一生最叫自己後悔的選擇，就是報讀了醫科，不只因為解剖課和要接觸各種患者的身體。還因為最終那毀了的我一生。



惡魔化的流行造成社會上不絕有人被殘殺，那些由人類蛻變出來的惡魔，竟然以人類為食。昨為醫科學生隨著形勢動盪也得被徵召為惡魔狩獵特警提供醫療服務，一方面見習，一方面充當護士。



那天是一個雷暴交加之夜，在醫療車內和同伴看著窗外大雨滂沱，蜿蜒天際的閃電叫人自心底顫慄。一股不祥之兆掠過我心底，從外面傳來的槍聲不絕於耳，特警們的慘叫聲接二連三，還遠比平時都來得近。



「鏗……」



就在車頂轟然大震，徒然凹了下來後，一個類似牛頭獸身的惡魔撕開車門走進來。



我正要本能的慘叫，身體感到呼嘯的風聲及體，在身體對痛楚的訊聲傳回大腦時，我已被擊至昏迷。已那是我惡夢的開始，一生的惡夢。



當腹部傳來的劇痛折騰到我悠悠醒轉時，我看到的是自己所坐的醫療車佈滿子彈洞停在一旁，地點是一個山洞，一同乘車的女同學與女特警都被用樹藤綑起。



我一掙扎，手上就傳來惟心的痛楚，我柔嫩的嬌膚被綑到變紅，甚至磨破了皮。



其他同伴也先後醒轉，還有幾位女特警。雖在危機之中，但在女特警安慰下我們都力持鎮定，等待必然會來到的援救。



不安漫長的等待，讓我內心憂急如焚，不知道時間流逝的感覺和對將來情況的憂懼，折磨到我憔悴茫然。



終於惡夢來臨了。那隻牛頭惡魔踏入洞中，身後還有用樹藤綑起的數名男性特警。



沈寂的等待持續，所有人一句話都沒說，也沒有人求饒和求救，我們只是耐心的等待。



牛頭惡魔之後來回數次，挽來一桶桶水，之後牠撕開一名女特警的衣服。碩大的乳房，艷麗的乳罩，深紅色一顆大葡萄似的乳頭就出現在我們十數名人質眼前。



「住手！放開我。」



女特警旋即發出尖叫，眼中滿是怒氣和尷尬。



「轟！」



牛頭惡魔的拳頭重重的打在女特警身上，她眼中淚水如湧，口中張開叫不出聲音來。恐怕是筋骨被打斷了，更可怕的是牛頭惡魔接二連三拳打腳踢，將女特警打得滿地打滾。



「住手！停啊！她會死的。」



我跟著其他人一起喊叫和號哭。太可怕了，這樣子重手法，會打死人的。



上百拳的重擊之後，牛頭惡魔把女特警踩在地上，她的頸骨己斷了，全身扭曲的她多處骨折，生命的氣息已離她遠去。



死了！一個人就這樣死在我眼前。



我內心那種驚懼簡直無法言喻，這麼簡單就死了。那會是我將來的命運嗎？



看著女特警屍體反白的眼睛，鼻青臉腫的面頰。死亡的陰影籠罩在心頭，不要、我不想死，死的那樣沒有尊嚴。我還有美好的一生在等著自己的。



「拔掉她的陰毛，把內臟取出來，生火準備烤肉。」



牛頭惡魔解開其中一名男特警的樹藤道。



食人……牠……牠要食人……



惡魔食人早不是新聞，可是食的是自己的話……



我還是花樣年華的少女，我不要做惡魔的晚餐，想像著自己姣好的頭腦飄浮在惡魔的胃袋中，雙眼絕望的瞪著。我哭了，無從自製的放聲大哭，也顧不了別人的勸阻。



當我哭聲漸竭時才發現，牛頭惡魔惡魔又再殺了二名男特警，最後的一個人，一臉發青的樣子，在剝下男女同伴的衣服，拔掉他們的陰毛，剖開腹部把內臟取出來。



雖然又驚又怕，解剖過屍體的我還能夠不發瘋的看著眼前可怕的地獄。從腸內擠出內的大便很臭，屍體的心臟還在跳動，山洞內飄滿了血腥味。



眼前三個赤裸的屍體，女特警的那一具已掏空了，心、肺、腎、胃、腸全都被堆放在地上。



那上面最叫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具連著卵巢的子宮，想著還是處女的我要變成惡魔的腹中肉。我整個心神都空空盪盪的。



茫然的瞪視著眼前的地獄，負責清理屍體的特警己狀似瘋狂，臉上掛著詭異的笑容，全身沐浴在血海中。



其他女特警和同學都先後被牛頭惡魔剝光，牠拿著水逐一替所有人清洗身體。沒有人敢再罵出一聲，只有強忍不著發出的偷泣聲，因為沒有人想變成第四具屍體。



輪到我了！



看著近在尺前的惡魔，牠身上有不少傷痕，渾身充滿力量，相信牠用不到一秒就可以把我撕成肉塊。



對惡魔所有憎恨和敵意都恐懼所取代，我顫抖個不停。然後全身被冷冰的水由頭頂淋下來。



「這血塊……」



到這時候我才發現昏迷時臉上因鼻血而骯髒難看，我的美麗都被血污所淹沒。



惡魔的動作靜止下來，深邃如夜空明星的眼眸竟滿是悲傷。醜惡可怕的爪子舉到我眼前，臉上一陣溫熱，我被撫摸了。



除女同學外，從未被異性撫摸過的臉頰，現在竟被這一頭雄性惡魔所觸摸。



想到眼前的是一頭食人惡魔，牠在清洗我們的身體來吃。我發狂的狠咬在牠手下，不是因為勇氣，是恐懼到極限的反應動作。就像見到蟑螂亂跳亂叫一樣。



退縮的怪物看著自己被咬的手滿臉愕然，悲傷的眼神從牠眼中消失，換成了淫邪噁心的笑容。



我尖叫、我掙扎、我求饒，但就是無法阻止牠撕去我身上的衣服。同樣是裸體，向下俯看，起伏有緻的乳峰比之天上仙女也不遜色，像用緋紅瑪瑙雕像而成的乳頭，旁邊是讓人慾念狂升的水珠，桃花源上柔順得像黑色絲綢的絨毛，神秘香艷。



就如一隻待宰小羊一樣，我在牛頭惡魔前是那麼的無助。當時裸體的不只我一個，可是全裸後的我，讓所有人的平靜下來，男特警們面上甚至浮著淫念。



「今天可是中大獎了。」



「錦茵醫科大學的學生，二十歲。」



從地面我破碎的衣服上，牛頭惡魔拿起我的証件淫笑道。



這笑容永久刻在我的內心，不知多少次讓我在惡夢中醒來。



剝光所有人衣服，清洗完身體後。那三具屍體也先後被烤，當牛頭惡魔在大口吃女特警的肉時。我連看也不敢看，只能聽著那終身難忘的嘴嚼聲。



「呼！人肉還是只有女人的才能吃。特警先生，把那些內臟清洗一下。不必調味，新鮮烤好的已是極品。」



牛頭惡魔讓我和所有人欣慰和驚懼的心都能稍為平定下來，因為牠只吃了一條人腿，再吃了人些人的肺和肝。原本以為全體會被殺和會吃的，可是從食量來看，三具屍體已經夠牠吃一星期，如此就有充足的時間等待救援。



「食慾滿足完之後到性慾？」



一聽到這話我的心就涼了半截，只敢低頭看地上的我，聽到步步迫近的腳步聲。果然……為什麼……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恨自己生得美……



牛頭惡魔輕巧的抓掉樹藤，捉著我雙手。牛頭一直噴氣，把噁心的大舌舔在我手上。



溫熱濕膩的舌頭，舔得手上的傷口好舒服。但那種噁心實在叫人想嘔，剛剛牠才吃掉一條人腿。在舔我的手的是食人的惡魔舌頭。



牠雖然說著要滿足食慾，惡魔的真心卻難以猜度，何況無論是被這惡魔吃或與牠做愛，我都無法忍受。



我的手不絕嚐試縮回，卻屢試不行。不刺激這惡魔應該是明智的決定，可是我就是忍不下去。剛剛嘴嚼過人肉的舌頭，任何一個女人都無法容忍的。



以我的性格，原本僅是在人前裸體就已生不如死，但面對被吃與被姦的威脅，裸體已無足輕重了。



「我時間無多，剛巧又有上等的女奴原材料。直接要這位清純美女做高等女奴才肯做的淫賤事兒也不錯。」



「聽著，現在起我就是妳的主人，要妳做什麼就什麼？」



理智叫我屈服，女性的本能卻使我無法接受。把珍貴的第一次要給這惡魔？



我不要、死也不要、絕對不要。



如果此時我可以在用槍自殺和與惡魔做愛之間選擇一樣，我一定會選自殺。我不自殺，不只是沒有求死的工具，更因為如果死後還要被吃的話。



面對我的沉默，牛頭惡魔再次問口：「好美麗的手呀！真是青蔥般的玉指，摸起來比嬰兒還滑。想來女神、仙女也不過如此。」



「我要妳做什麼就做什麼？否則我便吃了妳。」



我不想被吃，也不想聽這惡魔的，單是看牠那深色的身體就叫我噁心。



「唔！還不回話嗎？」



惡魔舉起我的手來吻，我冰清玉潔的肌膚被噁心腥臭的唇在吻。我想說話，卻怕得開不了口。



「可惜！」



滿是臭氣的口張開，森冷發著寒氣的牙齒白得嚇人。



「卡嚓。」



那一瞬間我呆了，我的手在惡魔的口中，泉湧的鮮血從白深深的尖牙中流出。牠吃了我的右手肘連手掌……



「啊啊啊啊啊……」



狂叫的我這才感到火燒般的痛楚，我溫熱的鮮血灑滿自己的身體。惡魔從口中吐出我的手，將之撫弄一會後由斷口開始吃。



我昏迷了，失血過多加上精神打擊。



再次醒來時又痛又冷，痛楚使我由半夢半醒到完全清醒。



傷口已包紮，麻麻的傳來斷斷續續的痛楚，應該打了麻醉針。我依舊赤裸，身上點點透明的黃色汗珠，看在男人眼裡會很興奮吧！



出現在眼前的是淫亂變態的畫畫，生還的女特警與女同學們在與那頭牛頭惡魔做愛。不止有人與牠接吻，用口含那碩大醜惡滿是突起物的肉棒，還有人舔這惡魔的肛門。



想到剛剛牠可能排出由人肉變成的大便，而竟然有人可以用口去吻。就算是被迫，我也覺得那女同學下賤，丟盡女人的臉。



「醒來了嗎？睡美人。」



「這次願意開口說話了嗎？還是要我逐點逐點吃掉妳。」



惡魔拾起地上的一隻斷手，膚色蒼白，好秀美的一隻手，那是之前我被吃掉的手。現在已再也接駁不起來了，從外觀推算時間，最少有十小時，傷口處還被咬噬過。



接下來牠從斷口處把肉吃進肚裡，我每天細意欣賞，在鏡前自我撫摸的手，那以名貴的指甲油和潤膚膏精心打扮的手。被一口一口的吃掉，化成這惡魔的血、肉和骨，其他則成為大便被排出。



「我說……什麼也好……我……想怎樣就怎樣？」



看著失去右手肘連手掌的半隻手，傷口上染血的繃帶讓我屈服了。我不要死得那麼難看，被噁心下流的惡魔吃掉，變成牠的大便。那種可怕不是跳樓、燒炭等自殺可與之相比的。



「有沒有自慰過？」



在學校有男生這樣問我，我會與之絕交，女生這樣問，好幾天我都不會答理她。



「有……」



我的聲音發震，全然沒有平日的柔美節奏。



「多久做一次？」



「時常，沒有計算過。」



我沒有分毫尷尬，真的……就在回答自己的內心一樣。因為我只有懼怕的感覺，在絕對的恐怖面前，我連羞恥感也嚇得消失了。



「自慰給我看，用妳自己的手？」



被吃至只餘下手掌，變僵變硬，我被牠活生生咬掉的斷掌被丟在我眼前。



「嗚……嗚……我……我……」



我放聲哭了出來，隨著這悽慘絕望的哭聲，我的七情六慾才算恢復。勉強安慰自己；



這惡魔對我的肉體有興趣，我暫時不會死，我的墳墓可能不會是牠的肚子。



觸摸著自己的手，感覺好冰，半點熱氣也沒有。我還是處女，雖然有點自戀狂，可是用自己被咬斷的手自慰。這悲傷和屈辱，絕對勝過比普通男人強姦。



我現在的行為和行屍走肉沒有分別，內心有的只是無盡的悲痛，就算能逃出去，我也是一個沒有右手的女人了，一個殘廢，再也不是完美的我了。



失血雖然使我的身體更形敏感，但我也沒有餘下多少氣力去自慰，再加上籠罩心頭的悲涼。撫弄花唇的手指，只產生摩擦的聲音，還有點痛。我臉上想必只有懼色，毫無半絲快活之意。



「沒有意思嘛！一滴水也不流出來。」



牛頭惡魔紅色的眼眸閃爍著慾望，靠近到我的清白之軀上，張開血盤大口，唾液從那尖長白得炫目嚇人的牙齒上滴下。



「不要……」



被恐懼支配的我失去理性，出於本能的去自衛抗拒，我拿起自己的斷掌就往牛頭惡魔手上打，雙腳亂踢亂蹬。



「也好！掙扎一下，別有風味。」



惡魔的口一張，便把我的斷掌吞到口中，就在我眼前用舌頭玩弄。看著汙穢且帶著臭的口水，沾滿我每天花盡心思打扮的玉手。我早已嚇到花容失色，反抗的手腳也慢了下來。



「不服從的話就不當女人當食物處理，我是吃妳這秀美的一雙星星般的眼眸，還是這圓渾白膩有若霜雪，曲線迷人的乳房好。」



熱烘烘滿是腥臭口水的舌頭，舔在我還沒被男人碰過的處女胸部上。



「啊啊啊啊啊啊……」



好大的一聲尖叫，震得鼓膜發痛，這滿是驚恐的聲音，就是我的聲線嗎？全身顫抖的我，下身一熱，尿液從尿道口洩出向四方擴散。



聞著飄浮於空氣中的尿騷味，對美貌自信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自己，就在這野獸面前撒出了尿。這畢生難忘的恥辱，把傷害深藏在我心底，每當我想小解時就發作一次。



惡魔興奮的舔弄著地上的尿液，嘴中還留有我的斷掌。



「呼……呼……呼……」



從鼻端噴出的熱氣，吹遍我全身，這種悶熱叫人很難受。



「啊……」



惡魔一手抬起我一條腿，讓我下身的桃花源大分於牠眼前，之後那比蛇還靈活，濕膩溫熱的舌頭就這樣舔下去。



「唔……」受到媲美用刀割肉的心靈傷害，我發出了一聲低哼。換來的是惡魔更加興奮，牠吐出了我的斷手就用爪子拿著來掃我的陰唇。舌頭交換的舔弄著陰唇，繞著上下左右的旋轉。



為之顫慄的我，任由這惡魔在我身上享樂。死亡的陰影徘徊於眼前，愚蠢的閉起雙目，卻使觸角感受更強。那條舌頭就像一條可怕的魔蛇把人玩弄，屬於我的斷掌冰涼柔軟，在那手指的觸摸下，身體依照肉體的本能有了反應。



「呵呵……開始濕了。」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遇到這種事，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甚至還因這種變態的性交已而有了反應。



下體傳來的麻癢和快意叫人痛苦，變成殘廢，受到這畜生淩辱，心靈上的折磨遠超肉體。



冷冰冰的手指、濕熱的舌頭一次次的侵入進陰道內，在交互刺激下，配上唾液的支援，陰道內湧出應該在被情人愛撫或自我安慰時才出現的愛液。



「呵呵，粉紅色的一動一動，芬芳小姐妳的陰唇在夾著自己的手指呢！」



坐在地上，下身全是尿和愛液，被怪物玩弄，真是生不如死。



「啊呀！痛。」



這殘忍的惡魔，就在我看著斷掌插在陰唇時，一把將之全塞了進去，用斷掌貫穿我的處女之身。



想到下身用來生小孩子的地方，現在有一隻屬於自己，再無生命氣息的斷掌，悲從中來飲泣聲仿似是她人的。



「把妳美麗的玉手生出來吧！像小便那樣用力，不然我再試試妳胸部的味道，可不只是舔啊？是放進口中吃。」



舉起斷臂看著染血的紗布，還不如死了快活，可是想到那自傲的堅挺酥胸，於死後被這惡魔撕下吞掉，無比的壓惡叫我無法接受。



「呵呵……出來了……用力點……快！」



作為女性為什麼得要面對如此可悲的命運，自怨自艾下忍耐住失去處女的痛，把沾著處女之血的手從花穴中一點點生出來。



首先是色澤鮮艷的指甲，食、中、無名三指，到最闊部分時下身很難受，斷手像是插在陰唇內向外伸出，不出不入的感覺好痛苦。



「快點、用力、用力！」



惡魔的打氣聲，就如冥皇的催命之音。為勢所迫下，持續進行忍尿那樣的動作，最終被淫水、唾液和處女落紅泡浸完的手掉在地上。



「人間美味呀！」



惡魔抓起那隻斷掌就往口裡放，看著牠大嚼之餘還張開嘴讓我觀賞，還不遠被強姦殺掉算了。



漸漸地死亡對我不再可怕，反而是一種解脫，我害怕的反而是死得不好。寧願屍身被好色的醫科生解部，切成一片片，我也不想以這惡魔的肚子作墳墓。



飽餐之後，惡魔殘酷的將我翻轉，就像一頭牝犬那樣趴在地上。他粗暴的動作讓斷臂的傷口碰到地上，一時痛入心肺使人淚珠滾滾。



「啊呀……」



痛……



好痛好痛好痛啊……



全身像被撕裂一樣，刺熱堅硬的兩根東西，沒有半點預兆就貫入進我的陰唇和肛門內，那種痛那種煎熬讓我放聲狂呼，哭得梨花帶雨的。



曾經夢想過初夜是如何美好，現在卻是被這樣一頭惡魔如此奪去。就像塞了兩根燒紅的鐵進陰道和肛門，堅硬灼熱，蓬門從未為君開的我，被這惡魔強闖而入，盡情蹂躪。



「不要……饒了我……停……好痛屁股好痛好痛啊……」



苦命的我悲叫不絕，但這惡魔似乎更形興奮，哀求痛哭的聲音愈大，牠刺得就更狠更猛。耳邊盡是魔鬼快樂的歡呼大叫。



「嘩呀！」



感到粗暴的闖入者在我體內抖震，肩上一痛，血液從肩頭流出直掉地上。被狠咬了一口，痛得全身痙攣。



由始至終多希望可以昏迷過去，卻一直無法解脫，陰道和直腸一熱，好多滾燙的液體將之填滿。



自此開始了悲慘的女奴生活，那種苦有多慘，如果用地獄來形容的話，等於嘗遍了十多層一樣慘。失去了所有的尊嚴和人性，成為一具沒有靈魂的肉體，等待著死亡的來臨。



男特警最終全部被吃，女性特警和同學因反抗而被殺吃掉，或在強姦時過於粗暴被弄死，最終沒變成牛頭惡魔的點心，只餘下我跟一名女同學和女特警。



有時被虐待還是幸福的，即使是幹到我肛門裂傷痛上好幾天。因為這只是肉體的痛。



讓我永生難忘的是有一次牛頭惡魔叫我吃牠的屎。臭不可聞的糞便中還有未完全消化的人手和眼球。和這相比做怪物的點心似乎還比較幸福，豁出去的我拚死反抗，但還是鬥不過牠的蠻力。吃完之後的屈辱，使我懷疑自己究竟還是不是人。口中好長一段時間好像一直都有那股臭味。



牛頭惡魔什麼也沒說出來，可是我看得出，牠的身體日漸衰弱，做愛時的吼聲不再那麼快意了。可能牠是戰鬥中負傷或者疾病，想到能看到牠的死，心中的怨恨可以獲得解消，一切都是值得的，能看著毀了自己的仇人痛苦的死去。



當心中在飄飄然的陶醉在牠的痛苦裡，這惡魔大概看得出我們的心意，事實上還存活下來的三個人也無意隱藏這份喜悅和得意。作為最後的折磨，牠活吃了女特警，告訴我的女同學，牠已用隱藏攝影機拍下她所有淫亂作為寄給她所有親朋好友，還告訴了她家人，就等他們來這裡找她回去。



全身發冷的我沒想到牠做到這麼絕這麼恨，連默默死在這裡的幸福也不給我們，要人家活下來受盡世人的白眼。



抱起裸身只餘一臂的我，牠從背上長出雙翼直飛天際，高空的透體寒風和稀薄空氣為我帶來又一次肉體的酷刑。



死在牠口中的女警，身體全被吃掉，還是分成手腳的數次，可說是肉體虐待的極限，女同學的虐待則是精神的，想到在山洞內的遭遇被所有朋友、家人知道，我怕得一直掙扎，掉到地上變成一堆肉漿似乎的命運，對現在的我來說已是解脫。



穿越雲端之後，在我眼前出現的是全國最大的城市，這惡魔竟然直接飛到人群上空。



想到這變得卑污淫賤的身體被千百萬人看到，那種痛苦連錐心刺骨也不足以形夠。



「妳們知道我快死，想必很得意吧！嘿嘿，我死也是死得轟轟烈烈的。妳們呢？哈哈哈哈……」



毛骨悚然的淫笑，叫我全身發冷。



牠想怎樣？



歹活不如好死，是這惡魔讓我最後接受到的酷刑。



就在千萬人群之前，牠把我吊了在電視台的的大樓上，這裡有四座三十尺大的超巨型電視，可以打破新聞封鎖，讓全城十分之一，數十萬的人看到一切。



「住手！你……你不如殺了我的好。為什麼？連給我一爪的賜悲也不肯，你這惡魔。」



「嘿嘿！我不會讓妳死的。因為呀？妳肚子裡已有了我的孩子。」



「胡……胡說八道……」



看著大街上的人群對吊在電視大樓半空的我指指點點，精神臨近崩潰邊緣的我絕不相信。



「芬芳小姐，妳以為我為何讓妳的同學和妳活下來。就是因為妳們有了我的孩子，想想妳在山洞過了多久……」



不知道日夜的山洞中，渡過了多少個無恥可悲的日子，我心中根本沒有數目，總之絕不會少於二、三個月。



二、三個月？



想到這我的腦中像被核彈轟炸過。



「認不認得這根東西？」



惡魔掏出一根以勃起狀態被標本化的男根，看夠了血的我現在是全然不怕，只是很討厭。



「唉呀！這也不認得，妳小時候沒和父親洗澡的嗎？」



「你……你做了什麼？不會是……不會是……」



「正正就是！放心，我沒殺自己的岳丈大人，不過閹了他而己。」



痛苦絕望的淒厲悲鳴，絕不會遜色於他聲震屋瓦的狂笑。



「妳就插著父親的那根東西，在全城的人面前洩出來好了！」



把標本陽具插上一個摩打後，這頭活生生的魔鬼將之插進我的陰戶內，丟下我裸身被吊在人群頭頂十米高的地方，看著下面一大群追星族和工作人員看到自己的可恥姿態。



「你不是人！」



經過這惡魔調教的肉體比常人感敏感，漸漸的我全身熱起來，有了官能的反應。



牛頭惡魔走飛之後再沒有親眼出現在我眼前，不久我身後的三十尺大電視播出了我的裸體，透過無線電將插著死人陽具標本的陰戶，沾滿女人淫蜜的這個可恥下賤的陰戶給全國的人看。



「不要……殺了我……為什麼你不殺我……」



想著腹中有惡魔的下一代，下身插著極可能是父親陽具的標本，身體不受理智控制的在發浪。我前世究竟做了什麼事，落得這種下場。



一分鐘後，全國直播被切斷，但還透過那四台具形電視把我的醜態給全城數十萬的人看。



如果我單純是被吊在這裡，還有人會同情我，但下身插著死人的陰具還騷動不安，淫聲悶叫的女人，只會是人人唾罵的賤貨。



「真美的女人，可是好淫亂……」



「真變態！」



「賤女人，這種事也做得出來。她一定和那惡魔有一手，嘿！這女變態倒是長得美，不過缺了一隻手。」



我下面男男女女指指點點，嘲諷、鄙視、恥笑、色慾，最讓我感到受不了的是那些母親掩著孩子的眼，把我看成下賤汙穢玷污小孩純潔心靈的東西。



十分鐘之後，特警們趕到驅散人群，直衝入電視台內。



上天為什麼這麼不公平，惡魔姦我辱我，殺害了多少人類，還能如其所願的死在特警的槍下。我卻無宰的遭到這種對待，甚至連在那惡魔死前給他幾聲嘲笑也不行。



我幾乎第一時間被救了下來，圍上來的男性特警以色慾和鄙視的眼光看我，曾經是我那麼自傲的美艷嬌軀，現在卻汙穢淫亂可恥。痛苦莫名的面對四周千百道眼光，我臉上在哭，下身陰戶卻還在流愛淫。



之後有幾名女特警來處理我，手戴透明手套身穿白袍，看起來那麼整潔，對比之下叫墮落的我深感慚愧。



不自覺的用手掩起胴體，卻被她們粗暴的拉起。



「賤貨還遮什麼？下流惡魔的淫奴。」



從我身上拔出那根可恨的陽具標陽，她們厭惡的將之用透明膠袋裝好。殘忍的就在數十道眼光之前檢查我的身體，甚至還把手指插入進我的陰戶和肛門中。



我還不爭氣的在死人男根被拔走時哀叫了幾聲。



以像想嘔的表情，脫下摸過我身體的手透丟掉，她們連毛巾也不給我一條，就這樣用運送屍體的車赤裸裸的將我運走。



那種同伴所給的恥辱，使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再非錦茵醫科大學眾所注目的校花，不過是一件被淫亂惡魔玩完的破貨。



之後我先後受到幾個同死沒有多少分別的大打擊，其恥辱之深，使我懷疑為什麼我的腦還能正常運伯，為什麼不發瘋，又不去自殺！



插在我體內的陽具標本經過基因鑑定後證實真的是我父親的，我一家人失蹤掉再沒出現過於我眼前，不知是躲著不見我還是被牛頭惡魔殺了。政府用我作宣傳，對特警和支援人員宣傳被俘後的可怕，要求大家寧死不屈。山洞中淫亂生活中的情形，牛頭惡魔一直有用隱藏攝影機拍下，即使已經過剪輯，還是嚇得人臉色都變了。



最噬心痛苦的一次，是回到母校，裸體供同伴們研究。曾經那麼仰慕和愛我的人們，現在把我視為糞土還不如，因為我丟盡了學校的臉。一代名校因為我而弄得全校人人蒙汙。只要一提起校名，人們就會想到電視台裸吊美女，下體還插一根割下來男根的壯舉。



在特警監視下，我接受了婦科撿查。同時我要求墮胎。



「妳的胎兒不是一般人類，如果強行墮胎，妳也會死的。」



「那也沒有所謂，讓我死吧！」



「我可有所謂！政府要用妳的胎兒來研究。所以妳一定要生下來。」



那段日子回想起來我也不知是怎麼過的，守衛我的特警，舊同學和教授都找機會強姦我。我沒有反抗，甚至還大聲的淫叫，可是就是沒有高潮。



強姦我的還有以往的女同學，女人原來也是可以強姦女人的，她們比男人還殘酷。男人最傷害我，也只是在得手後對我吐口水，罵一聲賤。我真的是賤，所以被罵時還很開心。



她們不止剃我的陰毛，用假陽具迫我肛交，甚至要我喝她們的尿。雖然還是沒有高潮，但被那樣折磨，我內心非常爽快。後來她們玩夠了不理我，我還賤得去求她們虐待。



直到胎兒生下來，看著那從我體內十月懷胎生下的怪獸，我內心一陣激動，從今以後，除了這怪物沒有人看得起我和愛我，我憎極這畜生，可是又愛牠。



照醫學解釋，那是我的身體受到嬰兒的荷爾蒙吸引，明知如此我還是敵不過名為母愛的誘惑。



剎那間，我想開口求醫生別抱走我的嬰兒。雖然他是一隻怪物。



結果我還是得回了我的嬰兒，正正就在我生下那魔星的一天，由人類變成的惡魔首次發動了對人類的全面攻勢。雖然失敗收場，但在那驚天動地的大混戰中，我卻把兒子抱了出來。



之後我幹起了妓女生涯，對象還不限人類，連惡魔只要付錢也可以上我。有一點我一直不明白，為何自被虜到山洞後一次高潮也沒有過，再爽還是洩不出來。還愛上了被虐，還要愈純潔愈憎厭我的人下手才舒服。比起警察，我最愛被少女高中生折磨。遺憾的是這種機會太難得。



除了做妓女之外，我也兼職做無牌醫生，一面做妓女一面學醫，總算多賺了一點錢。我就用這去看心理醫生。



醫生告訴我，白芬芳會變得那麼賤，除了肉體受到激烈變態的性開發，使我改變了性癖好，原因就出在我自責。不只無法向牛頭惡魔報仇，還連憎恨的對象都失去。



使我心底在責怪自己沒有一死而被惡魔淩辱，還害得全家失蹤父親被閹，丟盡了全學和人類的臉，為了徵罰自己白芬芳就繼續折磨自己。醫生解說得很專業，白芬芳就好像不是我一樣，使我明為什麼自己變得這樣下賤和變態。



之後醫生沒有收我錢，他狠狠的操了我一頓，裸體的把我趕出診所，說這樣才能滿足我變態的心理。因為白芬芳早就沒有得救了。



牛頭惡魔不只改造了我的肉體，吃掉我的左手，還把我由人人羨慕愛護的美女，變成一個淫亂的被虐狂，專找高中女生作主人，連自己也覺得下賤無恥的賤貨。



時代更加動亂，惡魔在與人類的戰爭中佔了上風，數目也變成多數，除少數大城市之外，人類淪落成惡魔的食物和寵物。



像我這種賤女人，本應早就被惡魔玩完殺了。但是我那可愛又可憎的兒子，卻成為惡魔中的少年英雄，四處征戰開疆拓土。靠他的保護，我才沒被人吃進肚子裡，偶爾還可找幾個女高中生來虐待自己。



表面上我追求性的快感，十多年來可連高潮也沒有一個，其實在我心底不知有多厭惡性。從一開始就只是我透過性行為自虐作賤而己。



母愛的確是偉大的，我的兒子就像他父親一樣可怕殘酷。實情是尤有過之，不過他眼光遠大和更聰明。



我是真心愛他的，同時也真心恨他。特別是在他強姦我之後，和自己的怪物兒子亂倫的我，還能說是人嗎？簡直是豬狗不如的禽獸。



今天兒子的大軍進逼到國家的首都，也是人類文明的最後根據地。出戰前夕，他就在雙方百萬對眼睛之前強姦作為他生母的我。那大到撕裂我子宮的肉棒終於徹底的污辱我佔有我，讓我在十數前年最後一次自慰後，再得到一次高潮的歡愉。



因為這天我特別爽，想到被人類拋起的我，可以看到他們有和我相同的下場，我就已經濕了。



兒子最終還是不明白我，他興奮的對我說已感覺到我再次懷孕，不止是他的種，還將會是一個美麗的女兒。我知道他有超能力，但我需要的不是這些。



我心底最渴求的是，是他把作為母親的我撕碎，讓我深藏心底人類的最後一絲尊嚴伴隨著肉體一起粉碎。在性交的最高潮中殺死我，讓我就此解脫，結束悲慘的後半生。我知道，他最終還是會理解我的夢想，因為他雖然一半是人，另一半不過是一隻淫獸。



☆★☆★☆★☆★☆★☆★☆★☆★☆★☆★☆★☆★☆★☆★☆★☆★☆★☆★☆★☆★



泥人：「換了一個筆名，初次改寫獵奇類作品，你有何感想啊？」



吳下阿蒙：「無論是為荷包現實，還是個人工作態度，我都想提升自己作品的水準。劇情、人物刻劃的深度、感情的表達。床戲的多變也是其中一項，自己首先就是作品的第一個讀者，首先你要覺得你的東西有趣。因此為己為人，我無法滿足於目前的床戲。如果純為自己過癮，我看日本暴露作品就夠，呵呵﹗」



寒江：「是什麼刺激你這樣寫的呢？」



吳下阿蒙：「如小鱉所說的寫出各有性格特式的美女，次其一。其次各有身體特式的美女，所以重質不重量，量多了要各個分明就難。以黃易為例，看來看去美女的身材幾乎一樣，甚少有變化。所以打算研究一下「兩人性世界」，在接下來的新作，身材上造些變化。場景、體位和衣裝變化之外，性虐方面也想有所突破。因此有需要，就算支解美女也一樣做。這個練習新作就是想試試能突破到多少。」



抱殘：「雖然是第一次寫，不過口味很重啊。」



吳下阿蒙：「最初寫時曾考慮再血腥點，吃掉女主角一隻眼或一個乳房，描寫她的恐懼和因殘缺而生的屈辱。限於編幅，很多地方草草而畢，否則寫四、五萬字不難。」



弄玉：「也算得上是一鳴驚人了，這麼重的口味啊。」



吳下阿蒙：「也曾想過，美女受不住虐待自殺後，標本化她的屍體每天找人來姦，對其他受虐女子甚有征服作用。局部截肢，我認為單切一手一腳或乳房，比四肢全切更可怕，尤其是逐步切的恐佈。



有一個手段，把美女從下肢起逐截切，再用火燒傷口和輸血，讓她不會失血過多而死。然後把玩她被切的肢體，姦割出來的陰戶，最後餘上半身時用胸部打乳炮，火刑加肢解殘酷甚於淩遲。這是從漫畫看來改造的手段。



我自己覺得殘忍嘔心，可是下半身卻會有反應。還有讓美女爭奪物資打破她們心的聯繫，像女文工團，女人們都很團結，但在這當中搞分化離間的話。心靈和肉體的虐配合，比單是肉虐和恥虐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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